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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到处有西湖
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

苏轼一生似乎与西湖有不解之
缘，这其中有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
州西湖，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与政绩，
并曾在鉴赏风月，流连光景方面给
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文学遗产。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苏轼前后两次逗留杭州西湖。前一
次为36岁时任杭州通判，后一次为55岁
时出任杭州知州。苏轼任通判期间正值
王安石变法，苏轼因政见不同，因此政务
之余，表现颇为消极，除“因法便民”，在法
纪许可的范围内为百姓多做好事实事外，
就是纵情诗酒，与僧道往还，诗词唱和，儒
雅风流，过起天下名士的逍遥生活。他日
夕与友人畅游于西湖周边，赏花观景，写
下不少名篇。如《吉祥寺赏牡丹》：“人老
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
人应笑，十里珠廉半上钩。”醉态朦胧，簪
花过市，三十多岁年纪虽算不上“老”，但
这“风流太守”的姿态确是招人叹羡，十里
长街，都卷帘观看了。如《六月二十七日
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
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
如天。”（五首其一）又如《望海楼晚景》：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
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五首
其二）以最生动的比喻，最精当的笔墨抒
写西湖的景致，让古今叹赏不置。

而最为出名的莫过于那首《饮湖上初
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
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将西湖拟人化，与古代出身于江浙的美女
西施相比，想象出奇，空灵蕴藉，成了古今
绝唱。此诗一出，西湖之美已无人能有此
神来之笔所能道尽。钱钟书先生将以上
诸诗收入他的《宋诗选注》时也特别指出

“苏轼似乎很自负这首诗”（指“西子”诗）。
苏轼的另一首咏西湖的律诗《有美堂暴
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风雨过江来。十分
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
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也被认为是苏
轼以壮浪豪放风格抒写西湖的得意之
作。如果说，苏轼第一次到杭州西湖以诗
闻名，则他第二次到杭州则以治理西湖的
政绩而闻名于世。由于他治理西湖的成
功，至今杭州西湖处处有苏轼的文化遗存，
而其中的“苏公堤”更是古今游人们不能忘
怀的美景。

苏轼36岁通判杭州，以西湖为抒写
对象，创造了别具一格而传颂千古的“西
湖诗”，而他对西湖的治理却寓托了他对
杭州西湖美景的深厚情感。在近三年的
通判任上，他还于三十九岁那年收下了
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作为侍女，陪伴他
直到流放途中的惠州西湖。

不是湖光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

苏轼到惠州西湖时是以朝廷的罪臣身份出现的。这时他的前
两任妻子均已去世，身边只有王朝云作为侍妾陪伴左右。这种相濡
以沫、生死与共的患难生涯使暮年的苏轼对于王朝云充满了感激与
爱恋之情。在这期间，他多次写诗词赞美朝云，表达他内心对朝云
的敬慕与怜爱。

初到惠州即写有《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
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
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这首诗的叙里借用唐
代诗人白居易（乐天）晚年与侍妾杨柳、樊素别离的故事，赞美朝云
在苏轼落难时犹不离不弃，相依为伴的高尚情怀。诗中“通德伴伶
玄”也是借用东汉时大臣伶元（玄）与侍妾通德相依相守的故事赞美
朝云。而“舞衫歌扇”句则以歌舞传情表达对昔日红颜知己的知遇
情怀。

相传，有一次，苏轼食饱散步，扪着肚子笑问一旁的几位侍儿，
“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有的答“里面都是学问”，有的答“里
面装的是智慧”，苏轼都摇摇头，不以为然，独朝云应声答道：“学士
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深为叹赏，引为知己。而如今流落岭海，孤
寂无聊之际亦唯有这一红颜知己陪侍身边，永不言去。这一番情
义，苏轼自然倍加珍惜。

他写有一首《殢人娇》词，题为赠朝云：“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
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筯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
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
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将才子佳人深入骨髓的恋慕之
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惜好景不长，朝云到惠州后，在苏轼身边只陪
伴了一年多，便因感染疫病不幸身亡，年仅三十四岁。

苏轼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写了一首《悼朝云》诗：“苗而不秀岂其
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唯有小乘禅。伤心一
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从诗叙里知道，苏轼为她选择了葬地，将她安葬于惠州西湖边上的
栖禅寺松林中。旁有大圣塔，作为夜夜为她祈祷的依归。后来，又
写了一首《西江月》词：“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
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
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将朝云的美丽和节操深沉地展现在难忘的思
念之中。

后人对苏轼在惠州西湖三年遗泽的景仰与怀念，不仅因为他
曾经为西湖的建设奉献过心力、财力，不仅因为他在这里写下了
大量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诗文，也因为他与朝云的故事为人世间
真挚的爱情留下了一个另类的样板。至今，惠州西湖朝云墓已经
成为一大景点，供游人观赏，也供历代文人墨客们抒发感情。清
人何绛诗：“试上山头奠桂浆，朝云艳骨有余香。宋朝陵墓皆零
落，嫁得文人胜帝王。”这其中的意蕴不是挺耐人寻味的么？而台
湾诗人丘逢甲诗：“东坡到处有西湖，老尚湖堤遗姓苏。不是湖光
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更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诗的主题。

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

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都说过了，还有一个颍州西
湖。苏轼到颍州西湖其实是在到惠州以前。元祐六
年，正当苏轼受到宣仁太皇太后的重用，仕途上大有作
为的当头，政敌们又蜂拥而上，以莫须有的罪名纷纷弹
劾苏轼兄弟。苏轼自知不是这些奸恶小人的对手，再
三申请到地方任职，离开朝廷。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
说：“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
成坑阱。极纷纷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
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一
班小人专在朝廷上以言语文字告讦，上纲上线，罗织人
罪，连苏轼这样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也从此要“刳心钳
口”，可见政局的混乱。

苏轼到颍州，这里恰好也有一个西湖。相较而言，颍
州西湖可没有杭州、惠州西湖那么出名，但历史渊源却又
早于上述二湖，春秋时期便已号称西湖了。苏轼在这里
逗留的时间很短，前后仅半年左右。但在这半年多时间
里，苏轼却为这里的西湖做了不少好事。首先，他称道颍
州西湖的美，与杭州西湖一样把她比作西子：“西湖虽小
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

“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大千起灭一尘里，
未觉杭颍谁雌雄”（《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其次，常与好友
陈履常、赵德麟等泛舟湖中，宴饮吟诗，短短半年间留下
了不少好诗，供后人鉴赏。如刚到颍州，遇到西湖水涸，
便发动群众，将受困的鱼群从东池转移到西池，为此写了
《戏作放鱼》诗，描摹精到，刻画传神，为后人所称道。更
为难得的是，在短短的半年间，他主持开浚西湖，让行将
洇涸的颍州西湖得以新生，并且工程的进展、群众的受益
都显著优于当时北宋的许多大型水利工程。

为此，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还写了一则《苏堤始
末》的诗话，特地将苏轼治理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功
绩与王安石主持治理黄河工程的败绩作比较，批评道：

“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戆也。视东坡杭湖、颍湖之役，
不数月之间，无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
止十倍时流乎！”

以上为有确切记载的苏轼与西湖的故事，另外也有
一些近似杜撰的传说。如有的文章说苏轼被贬琼州时，
曾与弟弟子由“醉游”雷州西湖，并说此西湖原名罗湖，
因为苏轼兄弟的醉游而更名。考南宋王象之《舆地纪
胜》卷118“罗湖水”条，记曰：“在海康县西一里，今曰西
湖。”并无苏轼兄弟畅游的记录。《舆地纪胜》是专写文人
墨客游览各地名胜古迹并题咏赋诗的专书，像苏轼这样
的大名士若真的游览过这一西湖，那决不会遗漏失记。

而且更重要的是，据清王文诰《苏诗总案》考，苏轼
南迁时，与弟弟在雷州相聚仅四天时间，即六月五日到
雷，六日应郡守张逢的宴请，在驿站休息，七日与张逢为
弟弟子由租屋之事奔走不遂，八日即离开雷州。行程如
此逼促，哪有“醉游”的机会与兴趣？又据苏轼的诗文所
载，他到雷州后，痔疮发作，彻夜呻吟，曾写有《和陶止
酒》诗，叙中言“五月十一日”与子由相遇于藤州，“同行
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诗中又言“相逢山谷间，
一月同卧起”，则从藤州跋涉至雷州，花了近一月的时
间，到雷州后，哪有时间再游西湖？可见苏轼游雷州西
湖之事未见于南宋时人的记载，又查清康熙本《海康县
志·山川》，有“西湖”条，注云“位于城西，故名。”并没有

“因苏轼兄弟醉游而更名”的说法，应是后人所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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